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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方长》主人公毛毛的身份危机
文/郑帆

摘要：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加里是文学史上唯一一个两次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家，其中一部获奖作品

是他以埃米尔·阿雅尔为假名所撰的《来日方长》。本文围绕主人公毛毛的身份危机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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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20世纪法国作家罗曼·加里化名阿雅

尔，用悲悯又充满温情的笔触撰写了小说《来日方

长》，刻画了一幅底层移民众生百相图。《来日方

长》以主人公——阿拉伯孤儿毛毛的口吻，向我们讲

述他和犹太养母罗莎夫人的生活以及寻找生母、新养

母的故事。通过毛毛的自述，我们看到他在探寻“我

是谁”的历程中经历的身份困惑和危机。

一、身份信息的缺失

在小说《来日方长》中，主人公毛毛一出生就被

抛弃，“我是谁？”一直是他的身份困惑和焦虑。他

被寄养在一个年迈的妓女——养母罗莎夫人家里。

罗莎夫人对毛毛的爱是深沉的、占有的、畸形

的，为了不让他离开，她除了告诉毛毛他的本名叫

“穆罕默德”，其余身份信息都被她故意隐瞒起来，

如年龄、国籍、亲生父母的信息等，而这些信息恰恰

是个体身份的基本表征，正如哲学家文森特·德贡布

在他的哲学论著《身份困惑》中说道：“一个人的身

份是传记式的：这是他活在世上的事实。这个事实是

由他的父母和他生命的延续性共同确认的。”她强烈

的“自我”引发的对毛毛“他者”身份的抹杀，逐渐

加深了毛毛的身份困惑感。

在年龄上，毛毛多次的内心独白可见其对此甚

是在意却又无可奈何：“我恐怕只有七岁”，“要不

就是八岁”，“也许是因为我已经九岁、十岁或多少

比这还大一点儿”，“我很快一算，活到现在都是

十四岁了，那肯定不会是我”。除此之外，关于亲生

父母，毛毛也没有确切的概念，甚至不知道自己是

“怎么生下来的”。缺失的家庭关爱、被剥夺的身份

信息，都造成了毛毛的本体不安全感。在他眼里，父

母亲的概念和物质概念甚至可混为一谈，他们对他来

说只不过和自行车一样可有可无：“没有母亲，也没

有父亲，连自行车也没有。”他对父亲的感情也远远

比不上对母亲的向往。即使最后生父寻来，毛毛也只

是冷静地在一旁观望，并没有主动上前与父亲相认，

反而为自己长大了四岁而感到惊讶，认为这是这辈子

最重要的事情。罗莎夫人虽是养母，却并没有给予毛

毛家庭的爱，没能让他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毛毛第

一次受打击是因为得知罗莎夫人是“有偿”照看他

的，更加确认了自己是被家庭抛弃的。在所有身份信

息中，他唯一能确认的，就是自己是“阿拉伯种”，

这个能引起别人羞辱、打架的导火索。而他所在的社

区，非洲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移民让他更加意识

到自己处于社会底层，拥有的只是一个无力反抗的边

缘身份。因此他常幻想自己是个警察，能够保护弱

小，或者当个匪徒，拥有改变现实的能力。

身份信息的缺失、对生母的渴望、对养母的失望，

使毛毛陷入了身份认同危机，他对自己存在的意义感到

迷茫。德贡布认为：“身份危机是由身份缺失引起的，

即人格的混乱。也就是说个体不知道‘我是谁’，或表

现出人格分裂的症状。这种情况下，个体会丧失人生意

义，所谓的意义即是由一系列的身份感构成的，如：自

我存在感、社会归属感、价值观等。”

二、不可避免的逃避

当毛毛因身份困惑、自我意识混乱时，主观身

份——自我身份意识的觉醒（追寻母亲、新养母）和

客观身份——他人赋予（留下照顾罗莎夫人），这两

者之间的冲突，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逃避的境地。他

因本体的不安全感，产生身份危机和困惑，因此在

“去或留”的两难选择中失去自主决定的能力。德贡

布曾讨论过莎士比亚提出的经典问题：“To be or not 

to be？”他认为哈姆雷特的困惑在于其两种身份的价

值体系本质上是冲突的。对毛毛来说也是如此，“客

观身份”和“主观身份”的冲突使他内心充满矛盾，

开始选择逃避现实，逃避做出身份选择。这就是德贡

布说的：“年轻人经历身份危机，意味着他在做出身

份选择之前，将先经历一个过渡期。”“过渡期”是

埃里克森提出的概念：“给予尚未准备好面对义务或

强加给需要花时间来思考的人的一种期限。”换句话

说，即经历身份困惑的人需要时间思考并做出身份选

择。因此我们看到哈姆雷特装疯卖傻来逃避选择，而

毛毛选择了较为温和的方式：要么逃到卡茨大夫的诊

所，要么逃离养母的家，上街游荡。这是他唯一能想

到的对抗现实、暂时逃避身份选择的办法。

毛毛逃到卡茨大夫的诊所是因为只有在大夫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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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缺失的身份被修复，体会到作为人的

价值和意义：“我想象自己乘上帆船，飞了起来。……

坐的是卡茨大夫的帆船。……我总能够登上卡茨大夫的

帆船，独自远航。”只有在卡茨大夫那儿坐着、幻想，

毛毛才有自我身份意识，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是一个

“重要人物”，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物品，也不

是罗莎夫人眼中的宠物狗或者精神病。同时，毛毛还经

常一次次离家出逃到大街上，四处游荡，比如：在马戏

团、咖啡馆、百货商店、彭迪约街、大门洞底下等地

方，只是为了消磨时间，不愿回家，可以看出他暂时没

办法在“去或留”的身份决定上做出选择。

此外，毛毛也通过幻想来释放情绪和压力，他不

仅“进行死亡的练习”，他还幻想出“蓝小丑”“白

小丑”或“黄小丑”来演奏无声的乐曲。甚至，这臆

想出来的小丑还一直伴随着他，出现在未来重要的生

活场景中，如：在纳迪娜太太家里做客时，“蓝小

丑”出现；罗莎夫人去世时，“黄小丑”陪伴着他度

过黑暗的时光。这里，加里选择的小丑形象是意义深

远的。小丑常被认为处于社会边缘，它们的存在更多

是为了取悦别人。但除了自嘲式的愚弄，他还兼具

“观察者”身份，他暗暗旁观别人的生活，力求窥探

出背后的真理和奥秘。正如斯塔罗宾斯基所说：“小

丑是把人类状况带入到讽刺意识的揭示者。作为愚弄

之王，他让我们认识到：人人都可能是小丑，人的尊

严在于承认我们的小丑面，即混合着悲伤、羞耻和愤

怒的一面。”这些小丑实际是毛毛自我人格的分裂，

它们独立出来，作为他的另外两个“我”，以揭示者

的身份，既观察、陪伴毛毛，在精神上慰藉他，又鼓

励他去追寻身份。此外，毛毛的逃避还体现在将精神

寄托于一把雨伞，把它当作最好的“具有寄托感情的

有价值的朋友”，并取名为亚瑟。他给亚瑟梳妆打

扮，带着它上街表演节目，赚取生活费；抱着它睡

觉，寸步不离。有了亚瑟，他可以逃往街上，逃避

“去或留”“主客观身份”的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

中也找到自己作为人的意义和能力。

除了幻想，毛毛还通过梦来逃避现实，满足精神上

的需求。他梦见“母狮子”，既意味着对母亲的向往，

也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梦世界中暂时逃避，自我慰藉。梦

在心理学上是“一种保护自我的补充机制，从假想的层

面上满足我们被压抑的欲望，以减少日常生活中积累的

紧张关系。”弗洛伊德也认为梦清楚地揭示了欲望、冲

动、感觉、思想。可以说毛毛梦里的母狮是治愈他周围

暴力以及他存在的空虚感的良药。换句话说，梦可以疗

愈毛毛的身份创伤。现实是残酷的，他无法立刻对自己

的身份困惑做出抉择，那么短暂地逃避现实，能够缓解

身份危机，使他更学会靠近他人。

三、反叛行为的爆发

由于缺乏身份认同，又无法在过渡期自主做出身份

选择，毛毛的逃避会让身份危机愈加暴露。身份创伤使

他做出异于常人的“脱轨”行为。他企图通过反抗罗莎

夫人强加给他的“客观身份”来表达重建“主观身份”

的强烈诉求。毛毛的反叛行为主要有以下两个表现。

一是身体的反应。毛毛用疼痛和发泄来表达“寻

找生母或新养母”的强烈欲望。文中，毛毛多次称自

己“胃痉挛”“抽搐”“肚子疼”“抽筋”，企图通

过强烈的身体反应来吸引成年女性的注意，以便找到

自己的生母。反过来，也正是这种欲望、创伤让他产

生了反叛行为。他常常在家里随地大小便，体现了他

报复的逆反心理和快感。

二是偷窃。当毛毛发现这么做并不管用时，为了

泄愤且引起注意，前后共实施了四次偷窃。他先到商

店偷西红柿、甜瓜，而后是鸡蛋，价值越来越大，只

为愈加引起注意，找到生母。但希望落空，就通过第

二次偷窃来释放自己的压抑和不满——到宠物中心偷

小狗。第三、第四次偷窃发生在毛毛第一次遇到纳迪

娜夫人之后，他感到找到新养母的希望，但却很快被

现实泼了冷水，追求新身份的欲望再次被压抑，所以

他先去一家女士专用茶馆偷吃蛋糕，吃完又在春天百

货商店偷手套却把它们扔到垃圾桶里。

这些反叛行为既是毛毛身份困惑、焦虑的表征，

也是他失望、愤怒的宣泄；是对罗莎夫人强制剥夺其

主观身份的报复，也是他对找到母亲无望、重建身份

失败的暴力反抗。通过反抗，他感知自我意识；通过

寻母，他证明自己作为人的意义，找到在家庭、社会

中的存在感，而不是罗莎夫人口中的“拴在树上的宠

物狗”。这种“什么也不是”的感觉让毛毛卖掉偷来

的小狗超超，还把钱也扔了。手套和小狗一样，在毛

毛潜意识里，它们和自己一样，是不明不白、非法得来

的，也是可随意被家庭抛弃的“物品”，没有父母，没

有正式身份和存在意义的。因此，寻找生母或者寻找新

的养母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是他在遇到身份困惑、深陷

身份危机时突破困境、重塑身份的重要决定。

四、结语

被剥夺的童年、被遗弃的创伤、主客观身份的混

乱、身份危机的爆发等都体现了毛毛缺乏健康的身份认

同观。但值得庆幸的是，他渴望爱和关注，想努力重建

身份，当一个体面家庭的孩子，并且在追寻、对抗和重

塑中，认识到爱的重要性。加里通过毛毛的身份追寻，

让读者真正了解到的真谛是“没有爱是不成的”。

（作者单位：广州南方学院）


